
方
地地

金秋·新米
□杨庆珍

2024年10月3日
星期四

04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Literature&Arts

主编：蒲薇 责任编辑：蒋蓝 美术编辑：钟辉

悟
感感

新米的米汤是浅绿色的，清香柔滑，比
牛奶还好喝。此刻，我站在田坝边，视野里
是无尽的金色。秋风吹拂稻田，沉甸甸的稻
穗挤挤挨挨，在风中发出沙沙清响。饱胀的
稻谷，让人禁不住怀想起新米的滋味。

童年的味蕾有着顽强记忆，每年入秋，
我总是渴望吃到家乡的第一批新米。

家乡在川西坝子。西岭雪水一路流淌，
与来自都江堰的岷江之水相偎相随，共同灌
溉出肥沃的千里平畴。稻子成熟总在处暑
前后，天一直晴朗，尤其正午烈日当空，用乡
村土话说，热得“炕猫鱼”一样。收稻谷是辛
苦活儿，但是人人脸上都挂着喜悦。起大
早，晨露未消，空气似乎经过水洗，跟鸟雀的
啼鸣一样清透，田野里已经有人影晃动。

一上午时间，一亩多地的稻子被全部割
倒，人已经累得直不起腰，这才只是开始。
稻捆被抱到四角的木头拌桶前，被高高抡
起、狠命摔打，脱完粒后，稻秆顺势向后一
甩，逐渐堆成小山。省力一点的是打谷机，
我爸脚踩踏板，抄起身边的稻把，放在飞快
转动的齿轮上，手掌来回翻转，随着打谷机
的轰鸣，谷粒与稻秆完成最后的道别，纷纷
洒落在打谷机的斗篷里、铺在外面的塑料布
上。赤金澄黄的谷子装进箩筐，再挑回家，
摊在晒坝里曝晒。次日继续。几亩地的稻
子，总要忙碌五六天才能收完。

晒坝里，我妈放下翻稻谷的木耙，躬身
捻起一粒谷子，含在上下牙间，嗑瓜子一样，
嘭一声响，便判断出谷粒的干度。

一担谷子被挑去村口机房碾米，米糠留
给猪儿，我们即将享用到今年的新米。

柴灶大火熊熊，锅里掺入刚打出的井
水，淘干净的白米“哗啦”一声倾倒入锅，盖

上笋壳锅盖，很快便有米香溢出。眼瞅着
锅里开始冒泥鳅眼了，噗噗噗，随即汹涌滚
开了，这就意味着可以沥米了。仿佛一种
仪式，每家的第一顿新米饭，必定舀出几碗
米汤，全家品尝新秋的滋味。浅绿色的米
汤，闪着碧玉的光泽，我妈说，这是米油，多
喝点，养人。新米汤入嘴甘滑，一股清香直
入肺腑。遇到满头大汗跑回家的孩子，端
起一碗温热的米汤，咕噜咕噜猛灌下去，解
渴止饿。

沥出的米饭，是半生不熟的，等待第二
次加工，或蒸，或箜。所谓蒸，就是甑子饭，
蒸饭时可在上面蒸嫩蛋，下面煮菜蔬，饭菜
同熟，节约时间和柴火。我更喜欢吃箜饭，
这是四川农家传统的饭菜合一的做法，也是
很多小孩踩着小板凳最先学会的一种烹饪
方法。箜，其实本应写作“鞏”，最早出处见
于西汉扬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

“凡有汁而干，谓之鞏。”另据民国版《新繁县
志》方言俗礼篇：“今饭不蒸而煎熟者曰
鞏”。但因“鞏”字繁琐，四川人一般简写为

“箜”，我觉得也有道理，因为“鞏”饭需要沥
米，沥米需要竹制的筲箕，竹字头的这个

“箜”字，自然可以从乐器引申为食器了。《孔
雀东南飞》里有“十五弹箜篌”，川西农村孩
子，则是“十岁学箜饭”。

话说新米箜洋芋，先将新挖的秋洋芋洗
净，刮皮、切丁，这边铁锅烧热，倒入菜籽油，
青烟四起，洋芋倒进锅中，迅速翻炒，加一点
盐，再倾入米饭，用竹筷在饭菜堆上插一些
小孔，作通气之用。然后小火烘干，勿使锅
底焦糊。在柴火的哔剥中，饭菜慢慢捂熟。
揭开锅盖，新米新洋芋的复合香味扑鼻而
来，粒粒米饭油润泛光，入嘴滋味丰富。箜

饭是四川的民间智慧，属于急就章，因为吃
箜饭不必另外做菜，泡菜坛里搛一些硬铮铮
的豇豆、青红辣椒，就是下饭神器，吃罢喝一
碗米汤，打个饱嗝，完美。

最记得的，还有新米锅巴。锅里剩些饭
粒和洋芋颗，我妈操起锅铲，一通狠劲碾压，
它们被压成薄薄一片，再利用灶膛里的余
温，慢慢烘干，一面烤干后，迅速翻过身，待
两面均烘烤得金黄焦脆，临起锅前，撒些许
白砂糖，铲起，给孩子当饭后零嘴，甜咸适
口，浓香焦脆。

篱笆上的扁豆，田埂上的南瓜，也是跟
着新米一起成熟的，可以摘来吃了。家中大
人做了一天农活，身心俱疲，晚餐时再无心
力炒菜做饭。于是燃起灶火，中午的剩饭略
加热，再把扁豆撕去筋，择净，南瓜削皮去
瓤，切滚刀块，烈火猛油断生，倒进米汤，煮
成一锅清甜的糊菜。尤其吃到最后，留在碗
底的稀溜溜的菜糊，南瓜块早已化为无形，
扁豆米深深浸润于米汤之中，一气喝下，甜
软香糯。甚至溅落一滴菜糊到手上，也要舔
舐干净。

童年的我们，就仰仗这些简单的饭食喂
养长大，个个健康茁壮，也从没听说谁缺啥
营养。

米饭，对南方人而言，始终是味蕾的乡
愁。无论桌上菜肴怎样丰盛，结束之际，还
是需要来一小碗米饭，软糯滋润，它就是压
舱石，就是定海神针，让肠胃找到温暖、稳妥
的感觉。可惜，不知何时起，身边胖者渐多，
为了控制碳水，很多人离米饭越来越远。同
事说，一袋5公斤的大米，她家居然半年没吃
完，每次下厨做饭，其实并不做饭，无非炒几
个菜，或者配点薯类杂粮，时间一长，都快忘

记白米饭的味道了。至于米汤之香，更是杳
如黄鹤，不知踪影。我叹息，电饭煲大量普
及，再无沥米之说，如今的小孩恐怕没机会
品味米汤的清香黏稠了。

但我还是固执地热爱米饭。米香粥暖，
粒粒饱满、颗颗甜润，来自土地的能量，让四
肢百骸舒坦，心神安定。我不知道，这是否
是采集时代的基因在起作用？在远古，最初
的秋天，天地空旷明净，人们采集植物的果
实或种子，烹煮成食物，生命得以延续和繁
衍。粮食予人的爱，如此真实、深刻、久远而
又强烈。

我曾在寺院吃过素斋，一碗白米饭，加
点黄瓜木耳黄花菜之类，清淡却可口。更难
忘吃素斋的人对食物的敬畏感，低头，庄严，
细细咀嚼，说到底，对食物的珍惜，其实是对
劳动者的致敬，对天地万物的尊重。

秋风吹，稻浪起伏，又一个即将开镰的
新秋。村道上，几辆红色的大型收割机迎面
开来。开车的小伙身穿鲜艳 T 恤，戴着墨
镜，神情松快。广袤农村发生巨大变革，种
植规模化，耕作机械化，管理也趋于现代
化。记忆中20世纪70年代的秋收场景，已
经一去不返，我的父老乡亲再也无须躬身劳
作，疲惫与汗水，头顶烈日与面朝黄土，拉着
架子车上缴公粮……这些均已成往事，像一
帧帧泛黄的照片，在老人们叼着的叶子烟里
升腾、淡去。

改变的是劳作与生活方式，不变的是新
米的滋味。站在稻田边，我又一次闻到熟悉
的香气，它飘荡在碧蓝高远的天空中，像一
朵朵柔软的彩云。这便是新秋的气息，这便
是新米的味道，任时光流转不息，它们跟宇
宙星辰一样亘古不变。

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排班站队的经
历，至今我还记得四十多年前，在春熙路
上的那一次辛苦而难忘的排队购书。

1978 年 4 月底，《成都日报》刊发消
息，一批重新印刷出版的中外文学名著，
将于“五一”劳动节在春熙路新华书店公
开发行。

那时刚从特殊年代里走出来的人们，
物质生活贫瘠匮乏，精神生活更是单调苍
白。说到读书，文学书籍少得可怜，无非
是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李心田的

《闪闪的红星》，黎汝清的《海岛女民兵》，
克非的《春潮急》等有限的几本，外国文学
作品一律见不到踪影，优秀的中国文学作
品统统被打入冷宫。看到报上的消息，人
们难以抑制内心的狂喜和激动。

因为读过《变色龙》和《万卡》这两篇
小说，喜欢上了俄罗斯著名作家契诃夫，

“五一”节一大早，我急匆匆拿起馒头边啃
边往春熙路走，一心要去买那套上下两册
的《契诃夫小说选》。

历史上，春熙路就是成都的“王府
井”，街上有名的“亨得利”钟表店、“胡开
文”文具店、成都工艺美术商店、精益眼镜
店、百货商店、古籍书店、耀华餐厅等，都
是历史悠久的老店。即便在那个根本谈
不上商业气息的年代，曾被改名“反帝路”
的春熙路，也丝毫没有动摇城市商业中心
的地位。尤其到了星期天，摩肩接踵的人
流纷至沓来，热闹非常，到春熙路逛街购
物绝对是不二的选择。

刚走到春熙路口，远远看见路两边的
店铺陆陆续续开门营业了，唯独街道中段
的新华书店还是店门紧闭，门前却已是黑
压压一片，买书的队伍排了二三百米长，
人流有增无减，队列越拉越长。

排队购物是那个年代里的常态，队列
中有些人头一天晚上，或者半夜时分就到
书店门前排队了。思想和情感被禁锢得
太久，人们太需要一个宣泄释放的空间。
大家紧靠着书店门前几扇不大的玻璃橱
窗，自觉站成了两列纵队，耐心等待书店
开门。

为了搞清楚前面的情况，我先跑到队
伍最前头，见这里用粗绳围成了一个圈，几
名手臂上套着红袖标的工作人员在指挥队
列，维持秩序。透过他们身后虚掩的大门，
一群身穿工作服的工人，正把牛皮纸包着
的成包成捆的图书从大卡车上卸下来，不
大的院子里已经堆起了一座小山。

书店大门上方，端端正正贴着一张饱
蘸浓墨写就的“售书目录”，整整
齐齐写满一长串书名，有巴尔扎
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

《幻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
尼娜》《复活》，雨果的《悲惨世界》

《九三年》，狄更斯的《艰难时世》
《大卫·科波菲尔》，以及《契诃夫
小说选》《一千零一夜》《古文观
止》《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郭小
川诗选》……看到这些仰慕已久
的书名，感觉自己就是走进了四
十大盗山洞的阿里巴巴，激动得
不得了。

售书的过程可不简单。那时
没有微信扫码，没有支付宝，一律
现金付款。书的定价都有角角分

分的零头，付钱找零就很花时间，长长的
队伍半天移动不了几步。

时近中午，太阳火辣辣高悬头顶，道
路两边的树荫遮挡不住明晃晃的阳光，天
气越发热起来。几个小贩一手把着自行
车龙头，一手抓住后座上装满冰糕的木
箱，满大街吆喝“果汁冰糕，牛奶冰糕
……”许多人从提包里摸出蒲扇、折扇使
劲扇风，见排在前面的人抱着一摞摞崭新
的书，兴高采烈而去，难免焦虑烦闷，不时
发出几声抱怨。

我随着队伍慢慢往前走。要感谢排
在前面的两位五十来岁的男子，他们不仅
知识渊博，而且极其健谈，让我把这趟难
捱的排队变成了一堂文学启蒙课。从他
们的交谈中，我头一回知道了鲁郭茅巴老
曹都是哪几位文学大家，我也才搞清楚写

《基督山伯爵》的大仲马原来是《茶花女》
作者小仲马的父亲。他们对一年多前刚
去世的著名诗人郭小川特别推崇，竟然可
以大段背诵郭小川的代表作《团泊洼的秋
天》，可见在那时人们的精神生活中诗歌
占据着多么重要的位置。

那个年代的排班站队绝对是一件很
辛苦的事情：没有手机陪你消磨时间，没
有iPad伴你娱乐消遣，肚子饿得“咕咕”叫
了，也不可能有“美团”“饿了么”为你服
务，春熙路上更是见不到现在那样布满街
头的小吃摊点。排队的人们，有的自带馒
头加泡菜算作一顿午饭，有些家住附近
的，家里人就用饭盒、保温杯送饭过来。
我没有想到，这一趟买书会排队这么长时
间，只好饿着肚子坚持。

到了下午三点多钟，春熙路上排队
购书的队伍还是那么长，我却觉得自己
像一个马拉松选手，离冲刺的终点线越
来越近了。

终于，我如愿买到了自己喜欢的新
书。捧起两本崭新的《契诃夫小说选》，淡
绿色封面上是线描的契诃夫头像，夹鼻眼
镜里睿智的目光严肃地看着我，浓密的胡
须下面，紧抿着的嘴唇似乎正有话要对我
讲……

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的我们再不会
为买书如此辛苦受累。相反，我们为之烦
恼的却是缺少读书的时间、读书的心境。
那套《契诃夫小说选》已被我翻阅得陈旧不
堪，书本有些脱线，书页里扑鼻的油墨清香
更是早就荡然无存。然而，当年春熙路上
的那一缕书香，像一壶浓酽醇厚的云雾雪
芽，芝兰沁心，深深浸润在我的心灵深处。

瑟瑟珠

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对“宝石”做了
这样的集解：“宝石，出西番、回鹘地方诸坑
井内，云南、辽东亦有之。有红、绿、碧、紫数
色：红者名剌子，碧者名靛子，翠者名马价
珠，黄者名木难珠，紫者名蜡子。又有鸦鹘
石、猫精石、石榴子、红扁豆等名色，皆其类
也。《山海经》言：‘骒山多玉，凄水出焉，西注
于海，中多采石。’采石即宝石也，碧者唐人
谓之瑟瑟，红者宋人谓之靺鞨，今通呼为宝
石，以镶首饰、器物，大者如指头，小者如豆
粒，皆碾成珠状。张勃《吴录》云：‘越雋、云
南河中出碧珠，须祭而取之，有缥碧、绿碧。’
此即碧色宝石也。”稍后，同为明人的张燮
（《东西洋考》）、方以智（《通雅》）等皆沿用了
李时珍的说法。

其实，唐人不仅称那些天然的碧色宝石
为瑟瑟，亦呼人造的“碧珠”（绿色玻璃珠）乃
至“杂色小珠”（彩色玻璃珠）为瑟瑟。

杜甫《石笋行》诗云：“君不见益州城西
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古来相传是海眼，苔
藓蚀尽波涛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
难明论。”拿散文来表达，即段成式《酉阳杂
俎》所谓：“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杂色
小珠。俗谓地当海眼，莫知其故。蜀僧惠嶷
曰：‘前史说蜀少城饰以金璧珠翠，桓温恶其
大侈，焚之，合在此。今拾得小珠，时有孔
者，得非是乎？’”瑟瑟，就是这些杂色小珠，
也就是唐人卢求《成都记》“石笋及林亭池石
之地，雨过必有小珠，或青黄如粟者，亦有细
孔，可以贯丝”之小珠。四川教授李诚《古蜀
神话传说试论》一书以此“小珠”为“小石
珠”，错矣；又云“无疑这小石珠即为石笋所
生”，则错上加错。

把若干小珠用丝线贯穿起来，能做成精
致而神奇的“瑟瑟幕”。唐人苏鹗《杜阳杂
编》载：“又有瑟瑟幕……其幕色如瑟瑟，阔
三丈，长一百尺，轻明虚薄，无以为比。向
空张之，则疏朗之纹如碧丝之贯真珠，虽大
雨暴降不能湿溺，云以鲛人瑞香膏傅之故
也……称得之鬼谷国。”鲛人瑞香膏大约就
是“人鱼膏”（《史记·秦始皇本纪》）、人鱼的
油脂，将其涂抹在瑟瑟幕表面，可以防止雨
水渗透。

南宋时，陆游入蜀，对诗圣觉得“恍惚难
明论”的故事却深信不疑。他在《老学庵笔

记》里写道：“成都石笋，其状与笋不类，乃累
叠数石成之。所谓海眼，亦非妄。瑟瑟，至今
有得之者。”可见成都石笋街一带瑟瑟数量之
多，从唐至宋，大有拾之不尽之势。

同为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对这些瑟
瑟的来历则作了比较理性的诠释：“按《华阳
记》：‘开明氏造七宝楼，以真珠结成帘。汉
武帝时，蜀郡遭火，烧数千家，楼亦以烬，今
人往往于砂土上获真珠。’又赵清献《蜀都故
事》：‘石笋在衙西门外，二株双蹲，云真珠楼
基也。昔有胡人于此立寺，为大秦寺，其门
楼十间，皆以真珠、翠、碧贯之为帘，后摧毁
坠地，至今基脚在。每有大雨其前，后人多
拾得真珠、瑟瑟、金、翠异物。’今谓石笋非为
楼设，而楼之建适当石笋附近耳。盖大秦国
多璆琳、琅玕、明珠、夜光璧，水道通益州永
昌郡，多出异物，则此寺大秦国人所建也。
杜田尝引《酉阳杂俎》谓‘蜀少城饰以金、璧、
珠、翠，桓温怒其太侈，焚之’之事为证，非
也。”所谓真珠、瑟瑟，应该均为大秦国（罗马
帝国）生产的“五色玻瓈”（彩色玻璃），其中

“红色最贵”（《玄中记》）。法国博士刘增泉
《古代中国与罗马之关系》一书论“罗马帝国
输入中国的商品”一节漏引《能改斋漫录》此
段，有点遗憾。

宋人赵清献听到的传说称石笋是开明氏
所造之楼的基石，而据吴氏的考证，石笋非为
楼设，只是楼刚巧建在石笋附近罢了。真相
大概是这样的：石笋附近先后建有开明氏七
宝楼（真珠楼）、罗马人大秦寺，楼和寺皆挂设
有珠帘，亦即用彩色玻璃珠等物串联制成的
帘子。等楼寺摧毁而珠帘解散，这些珠子便
落下埋入了土中，后来经过大雨冲刷，遂陆续
露出地面被人们看到、捡到。

在唐代，瑟瑟还被引申为碧色之意。最
著名者，乃是白居易的佳构《暮江吟》：“一道
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
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瑟瑟，既指江水，又
可与“真珠”暗中照应，虚虚实实，妙哉妙哉！

而将瑟瑟诸意串讲得最完备的当数宋
人高似孙《纬略》：“《程氏繁露》援《唐语林》：

‘卢昂主福建盐铁，有瑟瑟枕，大如斗。宪宗
召估其直，曰至宝无价，或云美石，非瑟瑟。’
今世所传瑟瑟或皆炼石为之也。按《明皇杂
录》：‘上于华清宫置长汤数十间屋，以银镂
漆船，饰以珠玉，又于汤中垒瑟瑟。’其言垒
者，当是珠类，非石也。又按，‘虢国夫人夺
韦氏宅，造中堂。既成，召匠圬墁，授二百万
偿其直，复赏以金杯二、瑟瑟三斗。’其以斗
计，为珠明矣。《物类相感志》曰：‘唐懿宗赐
公主瑟瑟幕，纹如碧丝贯以真珠。’则是珠类
尤明矣。杜诗《石笋行》：‘雨多往往得瑟瑟，
此事恍惚难明论。’（注曰：‘雨过，人多得瑟
瑟。’）按《博雅》曰：‘瑟瑟，碧珠也。”《杜阳杂
编》曰：‘瑟瑟幕。’《寰宇记》曰：‘瑟瑟窟，在
陕州平陆。’陈陶诗：‘瑟瑟盘轻促世珠，黄泥
局泻流年箭。’孙何《上王翰林》诗：‘猩猩笺
写宫词湿，瑟瑟函盛手诏香。’益知其为珠类
也。宋景文公诗：‘踏溪分藕养新荷，钿盖斜
临瑟瑟波。’又言其色之美也。”程氏即宋人
程大昌，他的原话是：“则今世所传瑟瑟或皆
炼石为之耶？”可谓一语中的，瑟瑟（玻璃）就
是石英砂炼成的。而宋祁所谓瑟瑟波，亦即

“半江瑟瑟”之俦，乃是借瑟瑟（碧玻璃）之色
喻江波之色。

在辽代，有一种祈雨射柳的礼仪，也叫
“瑟瑟”，但那已是契丹语的音译，不提也罢。

瑟瑟
□林赶秋

难忘春熙路上那一缕书香
□赵平

生活是通往未来的列车
□吴文政

作为一名公安民警，平时里加班加点，早出晚
归，每逢节假日值班巡逻，出差办案，应急处突，救
灾救难······已成常态。

昨天下班，尽管已是夜里11时，值得开心的是
已经算早，回家洗漱倒床酣睡，梦中醒来，睁开双
眼看见飘窗上轻轻摇曳的文竹，听着窗外淅淅沥
沥的雨声。躺在舒适的床上，眼光将家中所有能
看见和感受到的每一个角落，统统满足而温和地
审视一遍。家，真好啊！我的家不豪华，不宽敞，
却很暖心！

带着对家的眷恋、对家的憧憬、对现状的满
意，想着想着竟又美美睡去……

自然醒来，依然不愿起床，索性整理和设计起
自己即将开始的生活。

人生降世，好像就坐上了一列驶往未来的火
车。车速很快，车厢很挤，难免烦躁抱怨。我们每
个人都应该珍惜这一趟“旅行”。因为生命之于我
们来说都只有一次。为感受生活的韵味，我们唯
有让自己平静，让自己浮躁的心慢下来，抓紧时间
欣赏身边窗外美丽的风景，累了、倦了，可以打个
盹，在睡梦中让自己在快速前行的时代“车厢”里
慢慢地绽放！

假如有时间，我一定做到细嚼慢咽地吃早餐，
每到中午，放松心情和朋友同事共进午餐，至于晚
餐，我一定得要把它当成一天中的盛餐，哪怕我只
是赚取微薄薪水的穷人。下班后，和家人或爱人
一起买菜，一起洗菜做饭，然后在悠扬而浪漫的音
乐中共享晚餐，或许只是两个蔬菜一碗汤，但这不
妨碍我享受其中美好的过程。

假如有时间，我一定慢慢地品尝一杯茶、一杯
咖啡或自己喜欢的饮料。例如，每天晚饭后，静静
地泡一杯茶，那时，什么事都不想，只是静静地凝
视茶叶在杯中打转荡起涟漪，这静思慢饮的过程，
其实就是心灵起舞的过程。我们的心灵需要时常
起舞，以褪去和修复它的创伤和疲惫。

假如有时间，我喜欢约上三五个志趣相投的
好友，在书房、咖啡厅、茶馆或钓鱼场漫无目的地
闲聊。我们谈书、谈文学、谈历史、谈工作、谈茶
道，抑或谈家庭、甚至谈感情。从不事先约定主
题，聚到一块边喝茶边打牌或边钓鱼边聊。这种
慢聊，没有边际，没有功利。只是让心灵暂别名
利，短暂地休假、放松。

假如有时间，每天晚饭后，我必定要和家人或
独自一人出去走走。有时逛书店，有时逛商场，只
是享受这散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梳
理、反思一天的工作；计划明天的事情；构思要起
草的文稿等等。

假如有时间，阅读是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散步
回来进入书房，就仿佛进入我一个人的天堂。在这
个天堂里，我可以驾驭一个与白天完全不同的自
己。白天的名利等似乎皆与我无关。我会随意抽
出一本书，再泡上一杯清茶，然后一边慢饮一边慢
读。这种非功名利读书，便是一种无欲无求，一种
陶渊明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趣。我
喜欢，确切地说是我享受其中。

如果有爱，就得慢慢爱。如果和一个人没有
爱，就不要对她作出选择，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
她负责。因为，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步入婚姻，等
于放弃了自己的幸福，也套住了别人的幸福，这是
两人共同编织的悲哀。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匆匆
吃一顿饭，匆匆喝一杯茶，匆匆走一段路，但绝不
能匆匆爱一个人，更不能匆匆地走进一段婚姻。

过去已去，再不好，我也无法追回；唯有现在，
我能充分把握——好好做一回自己！踏踏实实过
好余生！正该如此！早应该如此！现在就开始，
都来得及！

列车

物
风风

读
悦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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